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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移民 

…他 发 昏 ， 他 就 为 自 己 求 死 ， 说 ： 我 死 了 比 活 着 

还 好 ！約 拿 書 4:8 

“油子”这个绰号是别人在保罗才 8 岁的时候，在特殊的环境下

给他起的。当时特殊的环境后面会提及。他真正的名字，是保罗·提

克米洛夫。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住在莫吉拉瓦省一个最贫穷的村子。

他的家包括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10 岁的舒拉和 8 岁的帕沙（保

罗）。他们和睦地生活着，遵循东正教1，他们在自己的村里，甚至在

整个地区，都受人尊重。 

 

在圣日，当地的东正教神甫会到家中做客，跟爸爸打牌。不是为

了钱，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有时他们会玩“杜拉奇卡（傻瓜）”游

戏，赢的人把扑克牌扔到输的人的鼻子上。如果神甫或者爸爸有一点

儿钱，他们就会打发孩子们去买酒。酒会让他们变得滑稽。被他们称

作“父亲”的神甫，会说：“只要不过量，饮酒不是犯罪。就连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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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也爱与人同乐，在迦拿的婚礼上将水变成酒2。” 

 

孩子们很喜欢旁观，还特别有趣地发现神甫的鼻子会变得越来越

红。他们不知道那是因为喝酒的关系，还是因为不断被他们的爸爸灵

巧地用扑克牌砸的关系。好脾气的神甫总是用粗哑的声音说：“惟有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亲爱的，我会赢的。你就等着瞧吧，因为经上

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又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

什么量器量给你们。3’” 

 

这种嬉闹的生活突然停止了。连续几年的坏收成迫使索斯诺夫卡

村的农民们考虑搬到西伯利亚去。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讨论这件事，

最后决定派人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寻找合适的土地。因为他是个聪

明又有经验的人，提克米洛夫也被派出去找地。三个月后，找地的人

回来了，他们在汤姆斯克省找到了地。农们们很快卖掉了土地和家产，

上路了。这一年是 1897 年4。 

 

在旅途中，火车行驶缓慢，要在萨马拉，雪尔宾斯克和欧姆斯克

的交叉口停留很长时间。迁居的农民们不得不等上几个星期才能搭上

通往前方的火车。他们整日整夜地停留在小小的火车站，睡在地板上。

没有足够的开水，他们也买不起饭店里热的食物。所以这些贫穷，简

单的人们靠小鱼干充饥，喝没有煮过的水。结果，许多人有肠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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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疟疾。年纪大的人尤其受苦。 

 

就在快要到达汤姆斯克的最后一段路上，提克米洛夫先生生病了。

所有的症状显示他得的是疟疾。在一个车站，他被带下火车，送到关

传染病人的收容营。他的妻子和孩子惊恐万分。不用说，他们也下了

火车。他们在沿着铁轨的防雪墙后面，离收容营不远的地方找到了安

身之处。每一天，他们都去打听父亲的情况，但是得知的结果越来越

糟。 

 

3 天之后，无比悲伤的母亲不得不告诉孩子们，她也病倒了。当

母亲被人用担架从痛哭的孩子们身边带走的时候，那是一幕让人心碎

的情景。没有了妈妈，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支柱。母亲悲伤地与孩子们

道别，心中猜测她会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对她来说，更可怕的是

她亲爱的孩子们可能很快就会在这陌生的地方成为孤儿了。 

 

当母亲被抬进收容营的时候，绝望的孩子们哭着跑在抬担架的人

后面，直到收容营沉重的大门在他们面前怦然关上。舒拉和帕沙感到

多么的孤单和忧伤啊！他们仿佛失去了理智，绕着收容营跑，时而喊

着爸爸，时而喊着妈妈。他们得到的唯一回答，是门卫沙哑的喊声，

威胁着，若再不离开收容营，就要鞭打他们了。但是孩子们没有停止

哭喊，请求让他们进去。他们想要和他们的父母死在一起，因为他们

觉得没有了父母，他们无法活下去。他们就这样绕着收容营跑，直到



夜深时严寒迫使他们想起他们的大衣。他们将大衣和其他一些东西留

在了防雪墙后面。然而，当他们回到留宿的地方，却找不到他们的行

李。显然，有人把这些移民的几样可怜的东西拿走了。 

 

蜷缩在防雪墙后面，两个孩子抱成一团取暖。舒拉很担心她的弟

弟帕沙。在仿佛漫长无边的夜里，舒拉一直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

帕沙一醒来，两人就赶快回到收容营。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门卫告诉他

们：“不要再来了。今天早上我们把你爸爸的尸体抬走了，你妈妈今

天很可能也会死。” 

 

但是，没有什么能迫使孩子离开收容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透过

窗户往里张望，喊着他们的妈妈。她亲爱的声音会永远地沉默吗？她

会在早上变成冰冷的尸体吗？是的，那天傍晚，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妈

妈一个小时前死去了。两人搂在一起，坐在防雪墙后面痛哭起来。 

 

那天夜里，就连帕沙也没有入睡。他背靠着防雪墙，望着远方铁

轨消失的地方。在他幼小的头脑里，最近几天发生的可怕事情重新浮

现。最后，他看见一辆火车行驶过来。他说：“舒拉，没有爸爸妈妈，

我不想再活了。来，让我们躺在铁轨上。火车会把我们压死。我们现

在还有什么值得活的呢？我们要去哪里？有谁会要我们呢？”说着，

帕沙拉着姐姐的手，把她拖向铁轨。 

 



舒拉惊恐万分。她一把抱住她的小弟弟，抽泣着说：“不！我无论

如何不会跟你一起去把自己投到火车轮下。我也不会让你去！我害怕！

太可怕了。” 

 

“让我去；我要自己去！”帕沙喊道。 

 

当他们还在争执的时候，火车快速地驶过。帕沙脸朝下扑到地上，

开始大声地抱怨：“你为什么要拉着我？我不想再活了。”他的姐姐温

柔地对他说话，试图说服他放弃他可怕的想法。过了很长时间，当他

平静一些之后，他答应不再去想死，不把她独自留在世上。 

 

之后，孩子们在他们的藏身之处搂在一起，等着天亮。他们决心

早上去看看他们父母的坟墓。两个快要冻僵的孩子又冷又饿，寒冷的

夜晚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天终于亮了。他们急匆匆地赶到墓地。在墓地的一个特地围住的

角落里，埋葬着那些死于传染病的人。孩子们在门口恳求看门人让他

们进去，把他们父母的坟指给他们看。但那人严厉地回答：“光昨晚

就有多少尸体被抬到这里？我怎么能知道谁埋在这？再说，一个坑里

常常埋着 10具，有时甚至 20 具尸体。” 

 

一无所获，孩子们哭红的眼睛透过围栏的缝隙望着不规则的新坟。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站在那里哭着，望着那些坟墓，直到看门人把他

们赶走。压抑悲伤的两个孩子回到防雪墙。那墙沉默地见证了他们过

去 5 天的残酷经历，包括与亲爱的母亲分开。这里已经成了这两个孤

儿的家。在这墙的保护之下，他们开始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被放进收容孤儿的收容营里似乎是个可怕的念头，但是他们意识

到那样他们就不会饿死。饥饿越来越强烈。他们少许的食物和钱跟他

们的行李一起被偷走了。 

 

虽然在他们的头顶上，云雀在高空中快乐地唱着它们春天的歌，

明亮的阳光给四周的一切都镀上了金色，孤独、饥饿、冰冷的孩子们

却被惧怕的阴影笼罩着。在这些孤儿的心里是黑黑的夜。共同的悲伤

把姐弟俩拉近。舒拉试图像妈妈一样照顾她的小弟弟。她亲吻他，试

图安慰他说：“亲爱的，我们不要绝望；神不会舍弃我们。” 

 

两个孩子决定顺着铁路到下一个村子讨一点面包。可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头上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是谁

的孩子？”一个陌生的穿制服的男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审视着他们。

他们完全糊涂了，竟然没有马上说出他们是移民的孩子，刚刚失去了

父母。这个陌生人命令他们跟他走，把他们带到了收容营的办公室里。

在那里，官员们马上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到收容孤儿的收容营里。那是

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因为那意味着他们要被分开。收容女孩的收容营



离这有好几站远。 官员们不顾孩子的哭求，把帕沙带到了两里外的

男孩营，而舒拉则被送上火车，带到女孩营。两个孩子在分离时的悲

伤无法形容，因为他们彼此失去了世上唯一的亲人。 

  



 

第二章  强盗 

 

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因为他们的脚奔向邪恶，他们急

于流人的血。箴言 1：10，16 

 

帕沙被带到了已经住着 300 个男孩子的收容营。他们当中许多人

已经在那里呆了很久，习惯了那里的环境，变得非常顽皮。迎接新来

的孩子的，是其他人粗俗的玩笑和推搡。不到一个星期，帕沙心里就

只有一个念头：逃离收容营。对孩子们的需要的无视、其他孩子的粗

野举止、不停的争吵和打闹，还有饭桌上让人恶心的鱼干汤，这一切

都让他难以忍受。帕沙等待着合适的时候逃跑。 

 

没有人陪伴，男孩子们禁止离开收容营。但是帕沙下定决心要逃

走。一个晚上，他摸黑出去，从围栏一个比较低矮的地方翻过去，然

后如同被追捕的人一样，朝铁路相反的方向奔跑。离收容营大约 4 里

的地方，是一个大森林的边缘。跑到那里，帕沙觉得放心一些了。他

不再奔跑，而是继续往前走，努力地贴着森林的边缘，尽可能地远离

收容营。帕沙走到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才在一棵树下躺下，很快就睡

着了。在他的睡梦中，他梦见自己被追上，带回收容营，在那儿挨了

一顿鞭子，恶心的鱼汤被不断地灌进他的嘴里。 

 



当逃跑的孩子醒来时，温暖的春日阳光已经当头。此起彼伏的鸟

鸣几乎震耳欲聋。那些鸟儿们似乎想要在这个侵入它们的绿色王国的

人面前一展歌喉。帕沙站起来，思考他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决定回到

他在索斯诺夫卡的家乡。他还没有忘记他的家乡和区域的名字。他在

索斯诺夫卡曾经过得多么快乐啊。他记得曾经跟其他孩子一起在里面

游泳、钓鱼的那条美丽的小河。在动身回家乡以前，他很想再见到他

亲爱的姐姐。但是，他到哪里去找她？又怎么找到她呢？而且，一想

到自己可能会被找住，带回男孩的收容营，他就惊恐万分。所以，他

勇敢地决定继续走，尽快远离这个可恶的地方。然后他就能够向人询

问回老家的路。 

 

那一天，除了在一个村子里讨面包之外，他避开了所有的民居。

到了第二个晚上，他走到森林更深处，在那过夜。他在一棵大树下躺

下，很快就睡着了。 

 

天亮前，他被人拍醒了。有人大声说：“喂，你！ 小家伙，站起

来！你为什么躺在这儿？你跟谁一起？”帕沙站起来，发现他被 3 个

全副武装的家伙围着。他被吓坏了！“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告

诉我们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帕沙看清楚这些人不是收容营里来的，他就坦白地把自己的经历

和想要去的地方告诉他们。这些人留心地听着。他们喜欢这个聪明胆



大的男孩。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带他一起走。“免得他丧命。”他们

说：“这小子可能能出人头地。他敢从孤儿院里逃跑，现在又想独自

一人长途跋涉回他的老家！我们要按我们的方式把他养大。” 

 

这些人告诉帕沙他们的决定，一边夸赞他们的生活方式，向他保

证他跟他们一起会过得很好。帕沙不敢不听他们的，因为他怕这些持

枪的人。他跟随他们进入森林里更深的地方。在一块空地上，一个年

轻人和几匹马在等他们。这人将帕沙拦腰抱起来，放到他的马上，坐

在他前面，然后他们策马而去。在森里里崎岖蜿蜒的小路上走了很久，

他们终于停了下来。这个地方有几棵在某次风暴中被折断的树。马被

牵走，而这些人则在身后拖着帕沙，从那些树底下的一个空隙中爬过

去。他们在浓密的树林里穿行了几分钟之后，来到了一块空地，那里

有大约二十人，大多数人都带着武器，包括几个妇女。他们的眼睛都

落在脏乎乎、穿着破烂的帕沙身上，七嘴八舌地问他问题。“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似乎是这群人的头，问道：“你

叫什么名字？”“帕沙”，男孩用坚定的声音回答。“你姓什么？”“提

克米洛夫。”“这种名字在我们这不合适5。从今以后，你要叫‘油子’，

因为你又脏又油腻。”那人说。从那时起，这就成了他的名字。所有

的人都很喜欢这个新名字。 

 

帕沙这时明白他落入了强盗窝。慢慢地，他开始熟悉这种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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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最后甚至喜欢上它。自由自在、好吃好喝、快活的气氛——这一

切都使他对这些人友好起来，他不再想索斯诺夫卡了。他唯一不能忘

记的，是他的姐姐舒拉。一想起她就让他难过，因为他以为她已经不

在人世了。 

 

小“油子”很快成了所有强盗的宠儿，给大家逗乐。他开始对他

们的冒险很感兴趣，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带回来新的“战利品”。他

很快就忘记了他的父母关于偷窃之罪的教导。强盗们完成“工作”（他

们乐于这样称自己的邪恶行当）回来时，查看被抢回来的东西，听强

盗们的故事甚至成了令油子快乐的事情。 

 

八年过去了。十六岁的油子已经在积极地参与这伙人的强盗和抢

劫活动。因为他的勇敢、机智和干练，他很快成为首领的助手。他们

的行径让周围 75 里以内的居民惊恐。幽深的森林让强盗们能够不受

惊扰地进行他们的活动。似乎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制止他们的活动。

他们抢劫所有落在他们手里的人，杀人也是常事。 

 

然而，凡事都有终结的时候。一件事情，一个不起眼的遭遇，给

这些强盗的生命带来了彻底的改变。油子带领的一伙强盗袭击了穿过

森林的两个路人。强盗们抢劫并且杀害了他们。除了他们的 3 个卢布

和 500 个铜板之外，强盗们还拿走了他们的马，衣物和靴子。 

 



在受害人的一个行囊里，除了各种工具之外，强盗们还找到了两

本书。他们想把书扔掉，但是临时决定把它们带走用做卷烟纸会更好。

所以油子把书塞住他的东西里面。 

 

晚上，油子把白天抢来的东西又看了一遍，然后把那两本书拿出

来，开始翻看。有一本书的书名是“信仰之声”，是他不熟悉的；另

一本是圣经新约。对于后者，他有一丝童年的记忆；他的父母在索斯

诺夫卡也曾经有过一本新约。 

 

为了打发时间，他躺上床后开始读新约。他随手翻到一页，读到： 

“没 有 明 白 的 ； 没 有 寻 求 神 的 ； 都 是 偏 离 正 

路 ， 一 同 变 为 无 用 。 没 有 行 善 的 ， 连 一 个 也 没 

有 。 他 们 的 喉 咙 是 敞 开 的 坟 墓 ； 他 们 用 舌 头 弄 

诡 诈 ， 嘴 唇 里 有 虺 蛇 的 毒 气 ， 满 口 是 咒 骂 苦 

毒 。 杀 人 流 血 ， 他 们 的 脚 飞 跑 ， 所 经 过 的 路 便 行 

残 害 暴 虐 的 事 。 平 安 的 路 ， 他 们 未 曾 知 道 ； 他 们 

眼 中 不 怕 神 。” 

油子想：“以前也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杀人流血，他们的

脚飞跑。”他的脑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他们这些强盗骑着快马，追赶

着逃跑的旅行者；尽管他们祈求饶命，还是被无情地杀害。 



想到这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油子心里升起。“那些人可能是

谁呢？他们为什么带着这本书在身边？”他开始翻看那本新约，希望

能找到关于被杀者的信息。但是他没有找到含有被杀者身份线索的文

件。他只找到扉页上的几行字：“1898 年 5 月 15 日，归信主，悔改

重生之日。在这一天他赦免了我的罪，以他圣洁的血洗净了我。” 

油子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他又翻到书中其他地方，读到：“你 

们 岂 不 知 不 义 的 人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国 麽 ？ ” 

 他继续读接下来的劝诫，然后读到总结的话： 

“ 你 们 中 间 也 有 人 从 前 是 这 样 ； 但 如 今 你 

们 奉 主 耶 稣 基 督 的 名 ， 并 藉 着 我 们 神 的 灵 ， 已 

经 洗 净 ， 成 圣 ， 称 义 了 。” 

 之后油子读到一个人的祷告：“主 阿 ， 我 把 所 有 的 一 半 

给 穷 人 ； 我 若 讹 诈 了 谁 ， 就 还 他 四 倍 。”他翻过几

页，被路加福音 23 章牢牢吸引住了。那里描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

让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有两个强盗跟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那个悔改称

信的强盗被耶稣赦罪，应许他进入天堂。 

 油子把书合上，放在他的枕头底下。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要入

睡，但就是睡不着。他的心大受搅扰，他想要推开那些挤进他的脑子

里的想法，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那两位旅行者跪在地上求饶

的画面不断浮现。 



 直到早上，油子才沉沉睡去。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的灵魂里的不

安又开始了。他的同伙留意到他脸上奇怪的表情，但他们不知道那会

是什么造成的。有的人认为他病了。连着几天，他都精神恍惚，没有

人能够从他那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同伙不断地试着找出他忧伤

的原因，直到最后他宣布：自从他读了他们从被杀者那里拿来的书中

的一些话之后，他心里再也不会有平安了。听了这番话，所有的人都

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抓住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竟然能把他们快乐

的伙伴变得如此忧伤？ 

 这伙强盗要求油子把这本邪乎的书交出来，烧毁。但是，有的人

饶有兴趣地叫油子给他们看看那本书。最后，大家决定这本书应当读

给所有人听。当他们聚齐之后，油子把非常感动他的那些部分读给他

们听。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年轻的强盗一开始就确信地宣布那

本书是圣经新约，而且他以前知道它。“我妈妈是‘斯登第6’（信

徒）。”他说：“她总是读福音书。她常常带我去参加儿童聚会。我

们在会上读这本书，唱歌，祷告。” 

 这些人长时间地坐着听油子读这本书，然后他们默默地离开了。

大部分人都很低沉。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读这本书能够对他们有这

么强烈的影响。从那一天开始，强盗们不时聚在一起听新约的朗读。

这本书对他们的作用强大有力，他们无法摆脱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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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悔改 

就这样一整个月过去了。那个母亲是信徒的年轻强盗终于公开对

他的同伙宣布，他不能再继续参与犯罪活动。油子赞同他。在这之前，

其他强盗已经留意到这两个年轻人流泪祷告。最后，就连强盗头也做

出了同样的决定。 

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做什么呢？我们怎样开始新的

生活？”他们意识到，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向当局自首。因为他们不

可能偿还那些他们已经伤害的人的损失，他们只有一条出路：自首。

虽然大多数强盗不赞成这个计划，但是那个最早开始新生的年轻强盗，

油子，和另外 5个人，决定向执法部门彻底认罪。 

分别的日子到来了。告别的场面十分感人。大家叫油子再一次为

他们读圣经新约。他翻到描述耶稣医治被鬼附的人的地方，主的大能

通过对他们的医治和他们随后对他的忠心显明出来。“我们也是如此。”

油子补充说：“我们就要终止我们罪恶的生活。让我们停止向人行恶，

跟随基督！”说完这些话，油子跪下来，大声地承认他的罪行。其他

人也学他的样子。在一片的哭声和叹息中，只能听到只言片语： 

“饶恕我！” 

“不要记着我的…” 

 “给我力量！” 



 “我再也不…” 

 “我保证…” 

与众人亲吻告别之后，7 名强盗，手中拿着武器，前往最近的城镇。

其他人则各自散去。 

油子和其他强盗脚步坚定地走进镇里。他们马上引起了居民的注

意。谁能想象这些衣着五花八门，带着武器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在一

条主要街道的拐角处，他们向一个警察询问当地的检察官住在哪里。

警察指给他们看坐落在同一条街上的一座二层楼的大房子。强盗们进

去了。他们事先商量好油子，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应当向地区检察

官讲明他们的情况。 

强盗们进到了一个铺着木地板，朝阳的大房间。房间里已经聚集

了二十来人，等待着地区检察官。在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法院的办

事员。油子对他说：“请告诉地区检察官我们必须马上见他。”办事

员怀疑地看着这群带着武器的人，问道：“你们有什么案子？” 

“非常重要的案子，”油子回答。 

办事员消失在门背后。几分钟后，油子站在一位仪表堂堂的老年

先生面前。七个带着武器的人突然出现，似乎让他有些激动。而强盗

们，尽管他们在离开森林之前就已经决定迈出异乎寻常的一步，主动

坦白，这时与执法人员面对面，仍然明显地激动起来。 



“请允许我们向你解释我们是谁，和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油子

用颤抖的声音开始说。“我们是强盗，但是你不需要怕我们。我们是

来向你承认我们所有的罪，并且接受后果的。我们意识到我们犯下了

极大的罪，特来这里接受法律对抢劫的刑罚。按法律的公正要求处置

我们。这是我们的武器，请把它们拿走。”说完这些话，油子和他的

同伴很快地把他们的武器放在地上，堆成了一堆。 

地区检察官完全困惑了，激动地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他平生第一

次目睹一群人主动向执法人员自首、认罪。过了一会儿，他叫来警察。

几分钟后，一名警长带着一小队武装士兵出现了。必要的案件记录被

记下来，移交给调查部门。油子在审问的过程中大致描述了他的一生，

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伴们为什么会舍弃他们在森林里的强盗生活。地区

检察官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明显被感动了。他们极力忍住眼泪。他们难

以相信这些强盗的彻底转变完全是因为他们接触了福音。“我不想再

被叫做‘油子’，而是保罗·提克米洛夫。”保罗说。“我要从此事

奉神和人，毫无怨言地接受法律对我的制裁。我们现在在你手中了。”

他的同伴都认同这一宣言。 

地区检察官情绪激动地下令把这 7名罪犯带到监狱，分别关押，

等待调查结束。就这样，从前的强盗被带走了。地区检察官与警长单

独留在办公室里。他们对这件异乎寻常的事件讨论了很久。他们知道

一般的罪犯会否认他们的罪，或者只有在面对铁证如山的压力面前，



或者被当场抓获时才会认罪。然而，这些人自愿而来，而且完全认罪。

能把人这样改变的福音是具有何等大的能力啊！ 

警长离去之后，地区检察官下了班。他把那些强盗的事告诉妻子，

她也十分惊奇。她想了一会儿，说；“跟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一个

强盗也悔改了，不过他不能逃跑。但是这些人不需要来。他们本可以

继续他们的行当，躲在林子里。这真是令人惊奇-执法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案子！” 

直到夜幕降临，地区检察官和他的妻子仍然无比平静。“你怎么

看，塔尼亚？”他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读一读新约？也许我们能

找到是什么这样改变了这些人。我们对这本书几乎一无所知啊。” 

“我已经读过了。”塔尼亚不屑地说。“我闹不明白里面有什么

能够这样改变那些强盗。” 

地区检察官尤里·尼科拉维奇站起身来，走到藏书室去找一本新

约，他的妻子则匆匆到厨房去吩咐晚餐的预备。尤里戴上眼镜，打开

新约，开始翻看。他的注意力被约翰福音 12章吸引了，他开始阅读。

他一边读，一边赞同马利亚的行动：她用昂贵的香膏涂抹基督。然后，

从一个执法人员的角度，他忍不住谴责暗藏的窃贼犹大；他在脑子里

用法律书上的相关部分来审判这个叛徒的邪恶行为。检察官继续读。

基督让尸体已经腐烂的拉撒路起死回生的大能让他震惊。文士亲眼目

睹了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却不相信基督，让他感叹。他细细地思考麦



种必须死才能结果子的比喻，然而他无法明白它的真实含义。但是，

当他读到“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这话时，他

突然觉得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仿佛临近了。他感觉到灵魂里有光燃起，

渴望得着从上面发出那伟大的“成了”话语的十字架。他猜想那是否

就是吸引提克米诺夫的力量。然而，当他读到那一章结尾的话“弃绝

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时，某种惧怕占据了他。于是他明白为什么那些强盗离弃了他们的罪

恶行当。 

这时他的妻子从厨房进来。“你在想什么？你怎么这么激动？”

她问丈夫。尤里开始解释，但是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个不寻

常的话题。她无法明白他。 

那一夜，尤里无法入睡。他一闭上眼，就听到“我所讲的道要审

判…”。神的律法书里的段落似乎正在将他这个地区检察官一生做过

的所有不端行为定罪。他寻找、呼求一个为他辩护的人，却找不到。

最后，他睡着了一小会儿。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不得安宁。早上，

他把他夜晚的经历告诉妻子。她认为他的状况是他工作太累，太紧张

造成的。但是当他宣布他决定辞职时，她大吃一惊，害怕他是失去了

理智。然而，尤里·尼科拉维奇坚持他的决定。他很清楚，那在十字

架上被举起的神子正在吸引他-地区检察官，到他那里去，要做他个

人的救主。 



保罗·提克米诺夫和他的同伴被关在不同的牢房里。所有参与审

理这个案子，听过这些强盗陈述的法官都为他们的决定感到惊异，而

且特别惊奇这些人被改变完全是福音的影响。因此，对于所有带着单

纯的心而来，真心渴望认识真理的人，神话语的大能被彰显。强盗的

转变，地区检察官突然、无法解释的辞职，当地的神甫要求这些从前

的罪犯与其他犯人分开关押，声称提克米诺夫和他的同伴在误导其他

犯人接受他们的信仰-这一切很快就成为全镇谈论的话题。福音的火

在每一个牢房里兴起。许多犯人，甚至有的狱卒几乎记住了使徒行传

的十二和十六章的全部，因为他们深受这些章节的感动。 

 一年之后，这 7名强盗站在法庭上。因为他们公开认罪，地区检

察官无需强调他们的罪行。前地区检察官作为这些罪犯的律师，为他

们求情，因为他们已经公开认罪，而且想要过诚实的生活。然而，这

些人被判十年强制劳动。他们谦卑地接受审判，知道这是他们应得的。

所以他们没有要求上诉。 

 他们的审判是公开的。当被告得许可做最后的陈述时，每一个人

都用纯朴的话表达了他对于多年来伤害他人的懊悔，每一个人都讲述

了福音对他生命的影响。许多听众被感动了。神话语的种子开始在许

多人的心里扎下了根。 

 审判之后，除了提克米诺夫和一个叫乔治·索罗亚夫的人之外，

被判刑的人被单独遣送到不同的地方。这两人被遣送到同一个地方。

在分别时，他们都彼此承诺无论境况如何，都要对主忠心，并且向别



人讲述他的爱。提克米诺夫和索罗亚夫被送到贝加尔湖以外的地区。

在他们必须经过的所有中转监狱中，他们都向人讲述福音对他们的拯

救，和神对所有悔改罪人的爱。在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找到愿意听他

们纯朴的见证，在心里思量的人。 

 在那些跟他们一样被判强制劳动的人当中，两人找到了对神的话

最专注的聆听者。过了一些时候，有几个人完全归信主耶稣。两年内，

就连监狱管理人员也留意到一向难管的犯人变得安静，有的人的行为

变得无懈可击。 

 在被流放的路上，提克米诺夫到处寻找来自莫吉拉瓦省移民的踪

迹，希望能找到关于他的同乡的消息，他特别想知道他的姐姐是否还

活着。他寄往家乡的信没有回复。他多么想念他亲爱的姐姐！多么渴

望向她讲述他经历的一切和他是如何从死亡的行当转向基督里永生

盼望的。 

  



第四章 重逢 

来自远方的好消息，好像疲乏的人得喝凉水。箴言 25：25 

几年之后，因为某个举国欢庆的事件，沙皇颁布了大赦令，保罗·提

克米诺夫和乔治·索罗亚夫得到了自由。告别了那些已经信主重生的

犯人，他们将这些属灵的孩子托付给神。在分别时，大家都哭了。 

提克米诺夫和索罗亚夫开始了他们向鄂库斯科-汤姆斯克方向的

徒步旅程。他们最热切的盼望，是到达他们在俄国欧洲地域的家乡。

他们对于家乡还有模糊的记忆。他们在路途或住宿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对他们产生了兴趣，询问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所有的人都被这两个原来的强盗的亲身经历深深地打动，许多人心中

也升起了事奉主的愿望。他们在许多移民定居地找到了信徒。大家在

晚上一起分享，读神的话。信徒们因为福音在失丧的罪人身上彰显得

胜而欢喜，并赞美主的名。他们的主日在其中的一个定居地度过。他

们向一大群聚集的人见证他们过去的生活和他们的重生，一场大复兴

开始了。许多人归向主。这给大家都带来了极大的喜乐。 

在早春，当整个大自然从冬天的长睡中苏醒时，迁徙的鸟成群结

队地飞向它们的家乡，那里有它们秋天留下的鸟巢。提克米诺夫和索

罗亚夫也急匆匆地向家乡走去。但是他们的家早已经被毁了。旅途中，

他们紧挨着铁路走。提克米诺夫努力想要记起他失去父母和姐姐的那

个车站的名字，却记不起来。他想再看一看那堆防雪墙。在那墙角下



他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童年的忧伤和苦难。当他想起自己的经历，眼泪

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大声地说：“我亲爱的人啊，你们都撇下了我，

如今我不得不独自一人在这茫茫大地上流浪！”然而，这时他想起神

子在这个世上也没有一个避难之地，甚至在他自己的人当中，他也是

十分孤单的。 

那一天傍晚，这两个旅行者走近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坐落在离

铁路不远的一个小河岸边。走在镇上的一个街道上，他们向人们询问：

“这里有信徒吗？”人们指给他们看在高大的松林中的一座整洁的小

房子。走近那个地方，他们留意到两个孩子在房子门前玩耍；一个年

轻、穿着不错的女士正在院子里忙碌着。但她亲切地向他们打招呼。

两人告诉她他们是信徒，请求借宿。年轻的女士好客地把他们带到房

子里，说：“主里的弟兄总是有落脚的地方。” 

然后她叫来正在园子里忙活的丈夫。他马上进来了，礼貌地问候

客人，与他们交谈。他的妻子则马上准备茶水。水壶里的水还没煮开，

她已经给两头牛挤了奶，摆好了桌子。真丰盛啊：大片的新鲜黄油，

奶油，一大壶浓浓的牛奶，两三种蛋糕，煮鸡蛋，还有美味的白面包。

饥饿的旅行者大饱眼福。巨大的灯照亮着雪白的桌布，闪闪发光的水

壶欢快地哼鸣着。 

友善的女主人穿着绣花围裙走进屋子，对她的丈夫说：“请弟兄

们坐到桌边吧。”他们在摆满东西的桌子旁坐下，主人做感恩祷告。

他为主的爱和看护感谢他，也为到访的客人感恩，求主保守他们的信



心，祝福桌上的饭食。提克米诺夫平生第一次与如此好客友善的一家

人共享这样丰盛的食物。他的心充满了喜乐和快活。两个孩子，一男

一女，也坐在桌边，留心地听着大人的对话。 

在女主人唤他们吃饭时，提克米诺夫从个人经历的讲述中停了下

来。他正讲到森林中的强盗开始阅读他们从被谋杀的路人那里拿到的

新约。应主人的请求，提克米诺夫继续讲他的故事。他生动地描述了

福音是如何进入他和同伴的心里；他们是如何为自己邪恶的行为懊悔，

并且决定洗心革面，向执法人员自首；地区检察官是如何归信的；他

们是如何被判决的。接着他向他们讲述了在中转监狱的逗留和接受强

制劳动的那几年，直到获得大赦的情况。 

两位主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讲述者。女主人不断地擦去淌到脸颊上的眼

泪，仿佛不愿让别人看见。 

时间在讲述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直到大钟大声地宣布午

夜的到来。于是他们都跪下，感谢神拯救失丧罪人的奇妙恩典。女主

人站起身来，十分激动，她问：“可是你们现在要到哪里去？” 

“我们决定返回我们从前的家。”提克米诺夫回答。 

“你们在那里还有亲人吗？”她继续问。 

“梭罗耶夫还有妈妈。她也是一位信徒，住在基辅省。我什么人也没

有了-无父无母。我只是回去看看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莫吉列夫省



家乡的村子。不过，我最大的心愿是向我的同乡讲述基督和他对他们

的爱。” 

“你成为孤儿已经很久了吗？”女主人继续问。 

“我八岁的时候失去了父母。那是在移民去西伯利亚的路上。我父亲

和母亲在两天内相继去世。” 

女主人用两只手抓着桌子，身子向前倾，牢牢地盯着提克米诺夫

的眼睛。她的丈夫吃惊地看着她，不明白她为何刨根问底地询问客人，

而不去准备客人的床。 

提克米诺夫继续说：“我们-我和我姐姐-成了孤儿。她比我大一些。

在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我也失去了她。直到这一刻，我不知道她的

下落。她肯定是跟众多的移民孤儿一样死去了，因为生活条件实在太

恶劣。她是个好姑娘，像妈妈一样照顾我。”说到这里，提克米诺夫

哭起来。 

女主人面如死灰，泪流满面地叫道：“真的可能是你吗？我亲爱

的弟弟，帕沙？快快告诉我；我的心告诉我真是你。” 

“舒拉！我的眼睛看见的真是你吗？我的天使，我亲爱的！”他

叫道，一边像孩子一样痛哭着。 



“是的，是我；我是你姐姐。我亲爱的你！我的心一直在呼唤你！”

姐弟俩投入彼此的怀抱，亲吻着，哭泣着。然后提克米诺夫拥抱了哭

着看着妈妈的孩子们。他亲吻孩子和他姐姐的丈夫。 

梭罗耶夫也分享着大家的快乐，深深地被姐弟俩出人意料的重逢

感动。大家是多么地喜乐啊！舒拉兴奋得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她一次

又一次地走近帕沙，双臂搂着他，说：“真的是你吗？我的弟弟？你

真的在我眼前吗？我真高兴！当你走近我们的房子时，我心里感觉像

是找到了宝贵的东西。我的心里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喜乐。我不知道这

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我马上准备好要请你留宿。我自己经历了那么多

的磨难，十分愿意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但是这一次，我的心特别渴

望这么做。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是我失散二十年的亲爱的弟弟来了。

这真是大喜事！” 

他们又一次跪下，前所未有地热烈赞美神。就连舒拉 5岁的女儿

也祷告说：“亲爱的救主，感谢你把帕沙舅舅带给我们！”他们都哭

了。舒拉的丈夫阿里西·瓦斯里维奇感谢神把如此宝贵的礼物赐给他

的妻子。 

已经是凌晨三点，但是大家无法入睡。就连孩子们也没有躺下。

他们又一次喝茶，一起交谈。最后，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祷告交托之

后，去睡觉了。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睡的不安稳。帕沙梦见

他向同伴读新约，与他们分别；梦见地区检察官，法庭，中转监狱和

强制劳动。当他醒来时，确认他只不过是在做梦，他重新为神的作为



感谢神。在喝早茶的时候，他又一次为神看顾孤儿的奇异恩典表达了

惊叹和敬爱。 

舒拉叫弟弟重新讲述从车站防雪墙分别之后的经历。然后，她讲

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她在女孩收容营里吃了不少苦，在那儿一直呆到

秋末。在秋天开始的时候，由于营里没有取暖设备，传染病流行，孩

子们一批一批地死去。这时附近村庄的善良百姓来到收容营，把孩子

们带到自己的家，免得她们冻死。舒拉被一位贫穷，但是信主的寡妇

领走了。她自己已经有 4 个孩子。在一个小小的茅草屋里，舒拉跟邓

尼亚阿姨度过了那个冬天。在那儿，她能吃饱肚子。 

邓尼亚阿姨为孩子们读新约，与他们一起祷告。在这个移民区有一个

学校，舒拉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她非常喜欢阅读，尤其喜欢阅读新

约。在她 14 岁时，她已经经历了救恩的恩典，明白救恩，要求受洗。

之后，她被接纳进入信徒的团契中。 

4 年之后，舒拉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人们都知道她是一个勤快的

人，也是合唱队中歌唱的最好的队员。大家都爱她。没有人能想到她

不是邓尼亚阿姨的女儿，因为她们彼此深爱。 

村子里的合唱队常常访问邻近的村镇，为主做见证。有一次合唱

队决定访问舒拉现在住的村子。在这里，主丰盛地祝福了他们的事工。

不少人受到一同前来的传道人讲的属灵信息和合唱队美好歌声的感

染，归信了主。他们当中有一个在商行工作的年轻会计。不到一年，



他成为舒拉的丈夫。两人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现在有了两个神恩

赐的孩子。 

讲完她的故事，舒拉提醒帕沙在他们的父母去世后，他是如何想

要卧轨自杀；她如何说服他不要做这绝望的事，对他说：“我亲爱的，

不要绝望。神不会舍弃我们。”这时帕沙和舒拉不由得想起诗篇作者

的话：“你 们 当 向 神 唱 诗 ， 歌 颂 他 的 名 ； 为 那 坐 车 

行 过 旷 野 的 修 平 大 路 。 他 的 名 是 耶 和 华 ， 要 在 

他 面 前 欢 乐 ！ 神 在 他 的 圣 所 作 孤 儿 的 父 ， 作 寡 

妇 的 伸 冤 者 。 神 叫 孤 独 的 有 家 ， 使 被 囚 的 出 来 

享 福 ； 惟 有 悖 逆 的 住 在 乾 燥 之 地 。” 

想到这，他们再一次赞美神。 

  



第五章 为了基督 

 现 在 我 为 你 们 受 苦 ， 倒 觉 欢 乐 ； 并 且 为 基 督 的 

身 体 ， 就 是 为 教 会 ， 要 在 我 肉 身 上 补 满 基 督 患 

难 的 缺 欠 。歌罗西书 1：23-24 

舒拉赞同弟弟的打算：回到老家召唤他们的亲戚熟人归信基督。

她也想跟他一起去，帮助他在未信主的人当中做工。她的丈夫阿里西

由衷地赞同这个计划，承诺要照顾好他们的儿子，而舒拉则带上他们

的女儿。他还为旅程提供了必要的资助。 

三天后，姐弟俩动身前往俄国的欧洲领土。他们跟所拉耶夫一起

经过了萨马拉，萨拉托夫，潘萨，沃伦尼奇，科尔斯克，然后到达了

基辅。在那里所拉耶夫与他们道别，回他自己的村子。在见过他母亲

之后，他打算与他们重新会合。帕沙和舒拉继续上路，前往莫吉拉瓦

省，回到他们童年的家索斯诺夫卡。 

到达之后，他们打听提克米诺夫家族的成员，找到了他们父亲的

两个兄弟，两个阿姨，和一些远房亲戚仍然健在。大家都被帕沙和舒

拉的出现惊呆了，因为都听说在他们的父母死在移民路上之后，他们

也身亡了。所有人都热情地请他们到家里做客。 

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年轻亲戚是来传福音的，而且他们拒绝

用喝酒的方式来庆祝会面的喜气，因为饮酒与基督徒是不相称的。“可

是为什么不喝呢？”村民们问道。“我们不也是基督徒吗？但我们从



不错过喝酒的机会。”这样的问题往往引发一场讨论，然后转为读神

的话。帕沙新生的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所有人。几乎每一个晚上，索斯

诺夫卡的居民都聚集到提克米诺夫家中听讲神的话。慢慢地，福音的

真理打破了他们纯粹徒有其表的宗教带来的旧传统的禁锢。许多人相

信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决心将生命全然忠心归向他。 

接着新的考验来了。神甫们坐立不安，他们煽动起整个地区的警

察，坚称前罪犯到这来破坏百姓正统信仰的基础，当局如果不抓住他，

甚至整个国家的基础也会受到这种新教导的威胁。夜里，一个警察出

现在提克米诺夫的家里，把保罗带到当地警察长那里。第二天早上，

审讯官和神甫到场。调查之后，保罗被以宗教诱惑的罪受到起诉。在

等待法庭开审期间，提克米诺夫被带到地区监狱，由警察看守。 

舒拉为她的弟弟十分难过。她无法再见他一面就不得不返回西伯

利亚，因为在开审之前不允许探访被捕的人。 

几天之后，帕沙给她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姐姐舒拉： 

我请求你不要为我难过。我非常高兴不再作为窃贼和强盗坐监狱，

而是作为基督徒，要在我的救主的患难上有份。我的喜悦难以形容，

因为在监狱里有许多灵魂渴望救恩，神允许我把基督带给他们。不要

惊慌，为我祷告。替我亲吻问候你的丈夫和孩子。 



一整年过去之后，法庭才开审。那时保罗已经呆过三个监狱。每

到一处，他都传讲基督。在每个地方，都有失丧的罪人决心追随救恩

的道。监狱的神甫却要求当局帮他们摆脱这个让他们不再有宁日的异

端分子。法庭判决提克米诺夫流放到叶尼塞亚卡省两年，罪名是诱惑

正统的信徒成为“斯登第”。调查显示仅仅在索斯诺夫卡就有大约一

百人不再去神甫那里，也不再敬拜圣像7。 

宣判后，保罗马上经中转监狱被押送到他熟悉的西伯利亚。他及

时将他乘坐的火车经过附近车站的时间告知舒拉和她的丈夫，他们到

那里与他又见了一面。他们只允许隔着监禁车厢的栏杆问候他。舒拉

哭了，因为她为她的弟弟难过。但是他微笑着看着她，告诉她他很高

兴神允许他为基督的缘故受苦。 

两年过去了。提克米诺夫在监禁期间的生活随处体现了基督纯净

圣洁的生命。这是他成功为主做见证的原因。在这两年间，他不断地

与舒拉和梭罗耶夫通信联系。梭罗耶夫在信中告诉他，他留在了家乡，

当地的一小群福音信徒接纳他为弟兄，他得以在他们当中做工，受到

极大的祝福。他的母亲仍然健在，因为神垂听她的祷告，拯救了她的

儿子，十分快乐。他如今是一名诚实纯洁的基督徒，她跟他住在一起，

安度晚年。 

结束流放后，帕沙回到他的姐姐家里。他下定决心要为拯救失丧

的罪人贡献一生。他不愿结婚，因为他要毫无牵挂地宣讲那彻底改变

                                                             
7
  



他和众多人生命的福音。他也在西伯利亚的其他市镇和会众当中做工，

但是他在他的姐姐和姐夫家里定居下来。这让他们十分高兴。舒拉常

常陪伴他的弟弟外出，在主的葡萄园里一同做工。就这样，神的手使

会众的属灵生命成长。 

 

在从他杀害的弟兄那里拿走的新约第一页上，保罗·提克米诺夫

写下了这些话： 

亲爱的弟兄，看在基督的面上，饶恕我。当我还死在罪中的时候，

我把你杀死。主已经赦免我的罪，将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得了

新生。你过早的肉体上的死亡是引领我、还有许多其他罪人和谋

杀的人得永生的途径。你的新约如同活泉使我刚硬的心变柔软，

满足了我的干渴，如今持续流淌，让其他灵魂也苏醒，得生命。

我为此赞美你和我的神。阿门！ 

******************************************** 

德文翻译者查尔斯·卢克西的介绍： 

这个关于前罪犯的故事译自德文，而德文版则是译自俄文。最初

的翻译者竭力保持原文的纯朴。同样，我们也在英文译文中保持

这种风格，盼望它能够让众多读者蒙福。这个故事证明了经上所

说：“深 哉 ， 神 丰 富 的 智 慧 和 知 识 ！ 他 的 判 断 何 



其 难 测 ！ 他 的 踪 迹 何 其 难 寻 ！因 为 万 有 都 是 本 

於 他 ， 倚 靠 他 ， 归 於 他 。 愿 荣 耀 归 给 他 ， 直 到 

永 远 。 阿 们 ！”（罗马书 11：33，36） 

这个真实故事使我蒙福。出于感恩，我将它翻译成英文，好让其

他人也能从中蒙福。这祝福源自对神的话真诚，严肃的接受。我

们祈求读者省察自己的心，看个人是否蒙神悦纳。 


